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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前夜，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在吹风会上先发
了句狠话：全球经济仍在崩溃的边缘。今年开局的经济形势显露出乐观迹象：诸多股指摇晃着

上升，欧元区非但没有解体，反倒粘合性还可以。各国央行都在积极注资各大银行，市场流动
性异常充裕，虽后患无穷但暂时看来账面上都挺漂亮。 

 

那么，面临全球经济崩溃的威胁，中国还能否做到独善其身？中国金融开放的步伐是否应暂时
停止？金融体制改革又将如何进行？国务院参事夏斌的在《危机中的中国思考中》（下）中从
以下七个方面总结了中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下为观点原文： 

 

第一，我国政府要未雨绸缪，要以长远的战略思想来思考、研究当前的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和中

国金融开放。就是要用长远一点的规划来想眼前的一些事情。2020年上海要办成与人民币地

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意味着已经有长期的目标，到那时资本项下要实现基本全部开放。 

 

第二，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我们一方面要积极参与，顺势而为，主动推动；另一方面，

应该心中有数，对国际上的一些改革，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的希望，包括IMF的改革、

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等。金融危机以后，尽管美国的地位在走下坡，但是世界经济的大格局并没
有变化。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和适当的让步是不可能重建的。再过20年

甚至30年，美元老大的地位不会变，现在还看不出有哪种货币、哪个国家能取代美元、美国。

也许，到本世纪中叶，美国在世界经济的相对地位可能会有更明显的下降，但那也是30年、4

0年后的事。为此，我们今天的努力，要基于长远趋势的判断，只能一方面顺势而为，积极参
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包括IMF份额的改革，总裁人员的选择，贷款的机制等；另一方面，必

须另辟蹊径，积极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亚洲的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还应该更

进一步追求亚洲各国汇率能不能尽可能稳定的机制。这包括怎么改革我们现在的外汇管理体制，

怎么逐步增持黄金储备，人民币离岸市场怎么建设，资本项下怎么逐步开放等。对国际金融体

系的改革，我们追求的目的，应该是两个。第一是尽可能形成大国之间汇率的基本稳定，为中

国经济保障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我们要什么？要尽可能地让自己的人

民币逐步地“走出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减轻美元这样一种主体国际货币对中国发展的长期的

负面影响，才能抵御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迟缓对中国带来的不利因素。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
容很多很多，我想来想去，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做到心中有数，不断准备。 

 

第三，应该加快亚洲区域内的经济金融合作，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亚洲经济在世界中的分量

肯定是越来越大，而亚洲区内各国的高储蓄率本身已能够支撑亚洲经济的高增长，关键就是亚
洲的金融体系不完善。所以，中国应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参与，有时候可以以暂时的妥协和

让步，来争取更大的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第四，抓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这是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关键环节，也是鉴于国际货币体

系改革艰难和中国利益追求的需要。因为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这是方向，中

短期内不可能马上完全放开，为此，就要有资本项下管制作为配合。某种意义上讲，资本流动
管制政策是汇率政策的一部分。 

 

首先，要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措施先让人民币“走出去”。其次，人民币出去之后，要让香港自

身形成一个用人民币计价，用人民币结算，用人民币存款、贷款、进行资产投资的体系，一句



话，要让人民币在香港形成一个能自身循环的“流”，一个相对独立的“交易圈”，在离岸“玩起

来”。第三，外国投资者、外国居民之所以愿意拿人民币，都是因为看好中国，所以在这个过
程中，我们又应该很策略地让外国人能够享受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他才愿意拿。那就涉及人

民币在外面“玩起来”的同时，要有一定的、有控制的渠道，让人民币又能够进来，做我们境内
的股票、债券，做我们境内其他金融资产业务，包括银行同业拆借等。如何有控制？技术政策

上要建立“外汇人民币”账户，以区别于境内普通的人民币。这样，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才好掌

握。 

 

第五，黄金储备管理体制要抓紧改革，要松绑。逐渐增加中国官方黄金储备，应该是中国崛起

的长期的战略方针，不能疏忽，要长期坚持。在增持官方外汇储备的同时，应该鼓励“藏金于

民”，让中国的老百姓，让中国的企业手上持有更多的黄金，这不用怕。因此现在政策上不应
是去管制他们，而是应该鼓励企业“走出去”，去收购、投资金矿，收购、投资和黄金相关的企

业，经营国际上的黄金交易。 

 

第六，研究金融对外开放，首先必须研究金融对内开放。现在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相比对外

开放，对内开放远远不够。 

 

一是我们应该以2020年为界，倒计时，计划通过两个五年规划时间，基本实现国内金融的充

分市场化。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太多，我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金融的市场化包括金融机构的

准入和退出，民营资本想投资一个金融机构，投哪个金融机构都不让投，为什么？都应该让投。

金融机构准入在国内应充分的市场化，而对外国资本，对外国战略投资者，倒应仍然坚持有限

制的原则。对于金融机构的准入，现在有关监管部门有点害怕，害怕一旦机构破产了，风险老

百姓不担，最后还是政府埋单。所以，这就要研究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 

 

二是要继续改善政策性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追赶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间，我们一定要保留这
个政策性体系，道理不多说。在保留这个体系中要分清：政策性银行可以搞股份制，但未必要

上市。国开行为什么要上市？我始终没想通。可以搞股份制，但是未必要吸引海外战略投资者，

这不是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以不以盈利为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允许它亏损，同样要加强监
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是要处理好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党企关系”，真正完善金融企业的治理体系。我们金融机构
的运行已慢慢在向国际先进做法靠拢。经营人员全部实行市场化招聘，是合同制的，“旱涝不

保收”，就是要拿高工资就有被炒鱿鱼的可能，取消中管干部的待遇。只要把这个体系建立起

来，就根本不愁中国的银行体系竞争不过外国的银行体系，现在就是因为“党企关系”不明确，

很多问题揉在里面根本不好解决。 

 

第七，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崛起，你的崛起必然会“踩到人家的脚”，因此面对的

是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复杂的国际金融经济环境，此时中国金融决策和协调机制显得更为重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说要解决并不意味“一行三会”中的“三会”又合

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夏斌） 

 


